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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县文联青年作家贺晴堃创作的短篇小说
《寒冬春暖》被全国百佳重点期刊《佛山文艺》刊发。

这是贺晴堃堃创作的作品二度荣登《佛山文
艺》，此前她创作的散文《黑夜的触角》刊登在《佛
山文艺》第5期。

为繁荣我县文艺事业，助力“文旅强县”建
设。今日，本报特编发《寒冬春暖》，以飨读者。

（接上期）然而涌藏在心中关于情感的激流，

随时随地都可能要漫溢出来，我急于给它找一个合适的

藏放的地方。这个地方，必须也是秘密的，不能有任何威

胁到自己正常生活的可能性。

我知道，这很难。

那天下班之后，涂满暮色的街道西面新开了一家奶茶

店，正好临近小花园。便进去换了现金，又去找盲人师傅，结

果他没在原处。我隐约地想起他家的位置，就试着过去了。

这是深冬里一个晴冷的日子，没有风，我推开了小院子的大

门，看见那几束花枝的残叶已经掉光了，光秃秃地立着。

“是妞妞吧。”盲人师傅听到门动的声音，就推开木质

门走了出来。

他还记得我的脚步声，我便又一次走进了他

简陋的家。暮光照射进来，在略有残纹和蛛网的

墙壁上，我们两个人的影子一高一低，墙壁似乎认

识并熟悉我们，仿佛不仅收集了灰尘，还收集了记

忆。忽然之间，我觉得有一种疼痛感。这时我才

想起要把现金递给他。而他似乎早已经把这件事

情忘记了。

盲人，从来都不会近视，他们似乎不像我们一

样，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他们总是看得更远些……

旭日的轮廓、大海的湛蓝、高山的积雪……我们愉

悦地交谈着，心，似乎在某一瞬间洞开了一些。关

于感情的一切，我不说，他不问。我知道，自己的

心里揣放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这个秘密压得我透不过气

来。然而面对盲人师傅苍老又安详的容颜，我却感到了

一股莫名的心安。我想将一些东西倾诉并交付于他，秘

密亦或是心情。

当我告诉他，我和影之间暧昧不堪的一切时，他在我

面前坐着，认真地倾听，为这些荒诞的情感和情节紧紧皱

着眉头。我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在此之前，也从不关

心什么命运，然而盲人师傅却很相信命运的存在和推

移。“经历过总是好的，你会走出来的。”我能从他的眉宇

之间感觉到一种信心，这样的信心在以后的时光里逐渐

构建成一种信念，在内心深处开始渐渐散发出微弱的光

线。仿佛我可以嗅闻得到未来某天花开的气味，以后的

某个时间，我可以走出情感的樊笼。

我知道，盲人师傅想扶我站起来。有些时候，他会在

不经意之间，陪着我仰起头，静静地看着天空，看着他永

远都不会再温习过的暮色和星光。他看不见我，却能看

得到我内心深处的颜色，他能理解我胸中燃烧的情感，他

也能感知到我未来似有若无的去向，他可以了解我的命

运，他也想收服我内心多情的心魔。

他说：“闺女，你应该信佛。”于是，他送了我一块木雕

的小佛像。

（五）
冬，越来越深，灰暗地笼罩着整座小城，让人无法把目

光投向远处。周五加过班后，已经是6点多了。经过小花

园时，我习惯性地把目光投向那里，然而这次，却发现平时

摆摊算卦的地方围了一些人，我无法克制内心深处隐匿的

不安，当我赶过去时，看到盲人师傅滑倒在雪地上，表情痛

苦，然而人们的目光都停留在附近，穿上戏装，扮演小丑。

冷漠，便成了一条近乎于疯狂的河流。然而我和盲

人师傅却分别站在河的两岸，彼此相望着，在这样的一个

寒冬，继续一种温暖的航行。

我搀着他，紧紧握着他无比粗糙却又厚实有力的右

手，在雪地上留下一处又一处扎实的脚印。于是，我能感

觉到他的手慢慢地恢复了温度。坐在家中破旧的沙发

上，他的右脚泛起了一处淤青，越鼓越大，他在强烈地忍

受着疼痛，尽力抑制着自己略微粗喘的呼吸，那鼻腔和口

中呼出的热气一点点地形成水雾。我告诉他要去附近的

药店取点热敷和口服的药物，但他却执意要让我早些回

家去。我自然知道，他是怕我的父母再怀疑些什么。他

说，这点伤比起曾经失明带来的疼痛，根本就不算什么。

我为他烧了壶热水，在他执意的催促下，便回家去了。

在路上，我买了一些药品，决定明天给他送去。

冬天，冷漠、严峻，还骄傲无比，似乎没有任何多余的

情感，还丝毫不允许别人去篡改什么。它又像是即将死

去的人的两片干涸的嘴唇，疯狂地吸吮着某一瞬间太阳

带来的光和暖；又像是一个在黑暗之中四处游荡着的幽

灵，发出意图不明的声响。

是的，我讨厌冷冬，也更加不愿回想曾经在酒吧里取

暖的日子。

那段时间，我经常在能抽得出空的时间去盲人师傅

那里，帮他煎熬中药，或是换贴敷药。屋里总是飘散着一

股中药散发出的逼人的气味，房屋中的冷气也随之驱散，

渐渐变得温暖了许多。我知道，在几十个这样的冬天里，

盲人师傅始终都是一个独居者，他没有妻子，唯一收养的

孩子也在他失明之后离他而去了。墙还是那面墙，家具

也还是那些家具，房间里，除了他，空无一人。他说从前

直到现在，他不怕面对黑暗，但是他怕面对孤独，只不过

都习惯了，几十年下来，人的心都变得僵硬了，都有茧子

了。但盲人师傅说，他也渴望自己能有一个孩子，即使不

是自己生命的结晶，但起码能是生活的延续。不知道为

什么，我们两个人都渴望故旧的生命中会出现另一个新

生的生命，就像是渴望命运之树的一段分枝，尽管我们两

人的目的完全不同，但我知道，我们彼此都是伫立在深冬

的冷风之中渴求温暖的那一个人。

我看着他在光的映照下，慢慢恢复了血色的脸。我

说要放一首曲子给他听，一首到奶茶店和甜品店都会放

的曲子，曲子的名字很长。这是某一个晚上在酒吧里，影

用吉他弹奏过的一首曲子。影说，这样的曲子适合两个

人来听，适合有孤独感和痛感的人来听。盲人师傅说好

听，但那时的自己却红了眼睛。

盲人师傅说，我是个好姑娘，将来我会有一个很完满

的家庭，有一个很爱我的男人和孩子。

“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吗？”我开了个玩笑，关闭了手机。

那天，我走得很早。

（六）
深冬的夜里，我又开始剪纸了，一次又一次地撕剪，

像是弹错了的音乐的间奏部分。终于，影给我发来了信

息，说想见我一面。

“哪里？”

“酒吧。”

那件去酒吧总穿的酒红色的毛衣早就被我放置在了衣

柜的里角，但我还是找到了它。这次去酒吧却没有化妆。

第一次觉得酒吧这么的嘈杂，或许是我的内心已经被打开

了，可以盛放得下更多的声音。然而这次见影，彼此问好，

却像是久违了的陌生人。我看到挨近转角处的一个皮质沙

发里，有一位怀抱着比熊狗的卷发姑娘一直在用一种略带

焦急的目光打量着影和我。影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女人常用

的大麻香水的味道，又或是香草的味道，我不确定。但我似

乎知道了这次影约我出来的目的。那么此时我需要做的，

就是把尴尬留给他，而不是让他把尴尬礼貌地甩给自己。

此时酒吧里响起了一首歌，是王菲的《百年孤寂》，只

不过被别的歌手翻唱成了摇滚版的，那曾经在一起的触

感和影身上的体香，都多像是这首歌的旋律啊！背影是

真的，人是假的。

但这次什么都是真的，就让我给你留背影。

我强迫自己整理好这几天的情绪。一次又一次地翻

阅自己身体里的关键词：卑微、等待、俗世与命运。我知

道，命运让你有这样的经历，自己即便不遇到这些，也会

遇到别的类似的事物。逃脱，总归不是办法，可是忘记一

个人，该是用什么方式开始呢？

在深冬的大街上，我在恍惚之间看到一个小孩坐在地上哭

泣着，应该是找不到父母了。我走近他，把仅剩一格电的手机借

给了他，后来又目送着他，看着他愉快地跑向另一个女人。

影，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而我心心念念的，到底是

影还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呢？

后来，我又坐出租车到了小花园，步履沉重又轻盈，

踩着浅浅的积雪找到了盲人师傅的家。“是妞妞吧。”唉，

他又分辨出了我的脚步声，一位夜晚的不速之客。在我

失望的、期望的那样一个月夜，那一瓣冷清的月，还是在

我曾经留意过的那个高度，我知道，自己需要将自己救出

来，然后再走向明朗温暖的另一天。但此刻，我只知道自

己想哭，然后需要一个怀抱和肩膀。我就着盲人师傅那

件粗糙的、温暖的棉大衣，留下了积聚这么多天的眼泪。

他只是轻轻地拍着我：“以后会好的，以后都会好的。”

我不说，他不问，但是他什么都知道。

我不说，他不问，却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想象中的父亲。

我明白，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如果说对于影，

除却那一份关于情感的暧昧诉求之外，是想寻找一

种长父般的温暖和依靠却始终无果，那么，当眼泪流

湿在盲人师傅胸前的大衣时，我却感到了一种命运

的轮转和回归。

他轻轻地拍打着我的右手，说，将来你会有一

个完满的家庭，会有爱你的男人，也会子孙满堂。

（七）
那些时日，我突然萌生出了想去远方支教的

念头，却遭到了父母强烈的反对。然而对于这样

的一个想法，我却无比的坚定，因为我知道，这是

我走出过去最快的方式。如果说和影断裂是因为

关于孩子的卑微扭曲的愿望，那么，正是这样的愿

望，在慢慢发酵，拯救了我，让我虔诚地希望，在命运的航

程之中，我可以和更多可爱的生命产生深刻的交集，我的

人生旅程也会不再孤独，充满新生。

那么，孩子，便不再是一个感情深洞的填补。盲人师

傅支持我，他说去吧，到那里你会有更多的孩子，也会有

美好的情感。

他懂我。

这是深冬，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明年春暖花开的某

个时刻，使自己开始一个崭新的生活。

订过车票之后，我就去找盲人师傅告别，他已经不再

在花园里给别人看卦了。那院子里的几株花枝开始萌发

了新芽，在初春阳光的微照之下，似乎在提炼着生机和希

望。我把来意告诉了盲人师傅，当他紧闭的眼角深处流

下喜悦和祝福的眼泪时，当那样一滴泪珠像叶脉的流汁

融入了我的生命，让我对遥远的未来少了一丝恐惧，多了

一种坚定和信任。是的，盲人师傅久久面对的，并不是一

片黑暗，而是一片白雪和阳光。

倒也真的应了他的断语，明年我会彻底地走出来。

当记忆中那些黑暗的、晦涩的、偏执的事物都快要消失

了的时候，仍然会有一盏纯洁的、柔软的烛灯为你守望着远

方的路。

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他

改变了你人生的轨迹，改变了你内心深处的颜色和光影。

当我准备离去时，盲人师傅叫住了我，似乎有些话想要对

我说，但却又隐匿在了几句平常的关怀之中。他不说，我不问。

只是，那些时日的事情总还是在我内心深处，在那水

波不兴的沉静之中黯然涌动着。

那些嘱咐、祝福、微笑和眼泪，相伴着痛苦的过去，成

为了天空中的一颗夜星。后来的生活中，每当自有心魔

时，我便会默诵一遍佛经，盲人师傅给我的木雕小佛像还

一直在储物盒里存放着，佛像微笑着，总会让我回忆起盲

人师傅的笑容。我也常常会想起他说过的话，我会有一

个完满的家庭，也会有爱我的男人和孩子。

当又一年过去，深冬我去看他时，院子里已经住了别

人，只是那几株花枝还在冷风之中颤动着。他们告诉我，

原先算卦的那位师傅，已经去世了，就在去岁的早春。我

忽然想起最后一次见面他欲言又止的神情，想起了那段

迷茫痛苦的曾经，想起他粗糙宽厚的双手，还有陈旧的棉

衣，或许他是想对我说：

“闺女，走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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